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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点多, 天空下起
了毛毛细雨，游仙镇石垭村，
游仙区中医医院派出的义诊
队仍在忙着，55岁的杨全胜
院长面前排着长长的队伍，
他聚精会神地写着处方。雨
势渐猛，雨水顺着他的脸庞
往下流着，晶莹剔透，像跳动
的音符，工作服已全部淋湿，
而他似乎全然不知。一名就
诊的太婆见状，赶紧将手中
的伞撑了过去，十分钟、二十
分钟……直到义诊结束。“杨
老师太敬业了”，太婆边说边
甩了甩酸痛的手。

这已不是老杨第一次
冒雨为患者看病了，每次义
诊，杨院长都是第一个加
入、最后一个离开的，义诊
走过的每个地方，都有他的
身影，日晒雨淋，严寒酷暑，
从未间断过。

当年杨全胜高考填志愿
时，毅然选择了中医，踏出校
门至今的30多个年头，凭着
对中医专业的热情刻苦钻研。
他说，中医“廉、简、便、验”，很
适合基层群众，每个人都看得
起病。而且中医博大精深，是
值得用一生去钻研的学问，用
一生去致力的事业。

游仙区基层的中医资
源较为匮乏，老杨从外院调
入医院不久，就带着一两名
工作人员，开始了他的中医
基层指导路。几圈下来，对区
内各个乡镇、甚至是很多村
组都了如指掌。去年冬天开
始，他更是义务到东宣乡卫
生院坐门诊。适逢需要下乡
的这一天，家住高新区永兴
镇的他，总是会早早起床，穿
越整个绵阳城，驱车一个多
小时，从未让患者久等过。他
告诉患者，只要你们需要，随
时都可以来找我。于是，经常
会有陌生的面孔，或男或女，
或年轻或年迈，出现在老杨
的办公室。一次，一位70多
岁的老大爷专程从乡下来找
杨医生看病，给他带来了几
十个土鸡蛋，几番推
辞不过，老杨悄悄帮

大爷支付了药费。
去年夏季，洪水泛滥，

医院的地下配电室又面临
危机，得知险情后，分管总
务后勤工作的老杨二话没
说，伞也没顾得上撑，雨衣
也没穿，快步冲向了地下
室。回来的时候，提着皮鞋，
裤脚挽起老高，头发上的水
珠滴嗒滴嗒的往下掉。那一
刻见此情形，我鼻子一酸，
一种莫名的感动，老杨同志
怎么和雨这么有缘呀！去
年，老杨高票通过了优秀共
产党员的民主评选。谈及此
事，他云淡风轻的笑了笑，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从
未想过其他”。

老杨的办公桌上，堆着
厚厚的一摞书，每次去他办
公室，看到的书都不重样。
这天，他的桌上放着的是

《全国中医药行业教育“十
二五”规划教材》全套，我问
他这些有什么用，老杨说，
这是大学最新的教材，买
来自学的，说着，给我指了
指旁边的笔记本，翻开来，
密密麻麻的记着收集的名
方、验方。“还不止这些，去
年开始，我在中国中医药
报上陆续整理了名医的药
方，分症状整理的，学医
嘛，更是要活到老，学到
老”，“我每天都要挤出半
小时，复习和背诵中医经
典、药性和方剂歌诀。中医
就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
创新，以后，我还要为更多
的人看病”。

老杨体型清瘦，头发微
白，肤色红润，随时都是乐
呵呵的，走在人群中，他只
是普通人中的一个。没有许
多的头衔，没有许多的荣
誉，但是，只要跟他接触过
的人，都会看到他身上的光
环，那是一种精神，是对医
学的执着与追求，是一个大
医的精与诚！那是一种担
当，医者仁心！

一生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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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版图的西南浅丘地带，有一条
溪水，长约百里，以花命名，称作芙蓉溪。

千百年来，纯洁娇艳的醉芙蓉与宛转
清亮的溪水顾盼生辉，见证了百里花溪和
两岸芙蓉的悠悠岁月。自隋末唐初，芙蓉溪
便是绵州城郊的风景游乐区，被誉为“巴西
第一胜境”，现李杜祠照壁上仍保存着清朝
绵州刺史吴朝品的题刻。

芙蓉溪，发源于游仙区凤凰乡、太平
镇，沿忠兴、街子、新桥、游仙等乡镇，朝着
城市的灯火，向着海的未来，汇流涪江，经
嘉陵江、长江，注入汪洋大海。

缓缓的芙蓉溪，完全没有急流险滩，平
静宁静，是她的习性。这里，静水流深，似

“万顷琉璃就地开”；这里，霞满青丘，恰“近
山如负远山来。”

悠悠的芙蓉溪，曲曲折折，飘逸幽远，
是她的形态。这里，“溪水宛转绕芳甸”，这
里，“曲曲清流绕梵宫。”

远远的芙蓉溪，从汉唐一路走来，“绣口
一吐就半个盛唐”的诗仙太白在溪畔登楼，发
出“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咏叹。诗圣杜
甫在溪畔观鱼，留下《东津观打鱼歌》及“鲂
鱼肥美知第一”的咏唱。一代枭雄刘备在溪
畔登高远眺，把酒临风，一声“富哉，今日之
乐呼？”响彻千古。针灸始祖涪翁在溪畔悬壶

济世，渔父村前独钓溪上。李意期虽杳无仙
影，但仙鱼桥、仙人路、汉仙桥、游仙观等已走
进不朽的地理。就这样一条小溪，欧阳修郊游
来了，苏易简求学来了，苏东坡来了，陆放翁
来了，初唐四杰的王勃来了，“小李杜”的杜
牧来了……为了“诗和远方”，他们都来了。

今天，我们不得不为芙蓉溪的诗书气
质和文化意蕴所叹服，日夜流淌的，可是千
古文脉和万千诗情。

芙蓉溪最美的是秋季，最开心的是打
鱼。唐绵州刺史唐庚诗云“人间八月秋霜严，
芙蓉溪上春酣酣”，为此，宋明时期人们在芙
蓉溪畔治平书院遗址上修建了“春酣亭”。明
代白翱诗云：“钟敲鱼父村前晓，笛弄芙蓉溪
上秋”，清代文筱农诗云：“每到秋时花似锦，
画船萧鼓打鱼来”。现在的渔父村森林公园、
以及李杜祠中的问津楼、斫脍轩等就是这一
历史盛景的注脚。

可以想象，诗人眼前的芙蓉溪定然是：阳
光明媚，轻风和煦。两岸青山如黛，土地平旷，村
庄俨然。夹溪芙蓉含笑，水深波平，清澈似镜。水
上群鸟翩飞，水下鱼翔虾跃。几叶扁舟，三五好
友，或轻歌漫弹，或小饮神侃，或咏诗作对。尽兴
阅读天地之大美，静心乐享人间之清福。

芙蓉溪里有《长恨歌》，唐明皇避“安史
之乱”幸蜀，痛失贵妃，日夜思念，“行宫见月

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一个创作了《霓裳
羽衣曲》的浪漫帝王，在芙蓉溪畔会想些什么
呢？难道不会有哪个名唤芙蓉的女子吗？而世
事就这样奇妙，就在这条芙蓉溪畔，万般无奈
的玄宗，忽接快讯，安禄山被诛，遂大喜曰：

“天下太平矣”！并命建楼以志之。这就是今天
太平镇太平楼。

人们爱芙蓉，它美艳无比，一日三变，有
“醉芙蓉”之称。芙蓉是美丽、深情、旷达的象
征，代表君子、美人与爱情。这样一条饱含深情
与美好的小溪，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就是上天
降临人间的一条爱情河、美女河。诗人罗隐在
芙蓉溪畔重逢故人，诗云“芳草有情皆碍
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山牵别恨和肠断，水带
离声入梦流。”诗人薛蓬在此送别友人：“临
溪莫话前途远，举杯须歌后会难。”

芙蓉溪流经游仙大地，一路沃野，物华
天宝。木龙观的胡萝卜红亮亮、脆生生、甜
丝丝，曾经是皇家贡品，如今是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享誉一方。一直以来，街子豆腐就
是绵州的一道低调美食，究其根源，是因芙
蓉溪的水好，虽没有刘晓庆的《芙蓉镇》米
豆腐那么有名，但巧的是，这里也正在谋划
建西部影视基地。千百年来，芙蓉溪流域栽
桑养蚕已是经典，从陌上桑到现代桑园，桑
总是生机无限，野草一样疯长，为蚕宝宝奉

献宝贵的翠绿。
仙鱼桥头，有一古老建筑，突兀屹立，端

庄壮丽，这就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平阳府君阙”，在中国复杂的石阙中最具
代表性，是研究佛教文化的宝贵实物。芙蓉桥
头的李杜祠，长期以来已成为文人学士吟诗
作文、交流聚会的地方。附近的东津大道一条
街，现常年居住的诗人达20余人，全国各地
诗人往来频繁。在东津桥不远处，唐代四大名
楼之一的越王楼，以其99米的高度和拥有
154首诗词的厚度，被誉为“天下诗文第一
楼”，成为绵州无可争议的文化地标。

芙蓉溪啊，千年文脉，百里风韵，这里的
人们富有诗意，这一方土地饱含情怀。富乐花
乡，正在成为现代都市人的梦里村庄。青山绿
水，在岁月的浸润中，凝结成歌，舒展成画。今
天的人们喜爱芙蓉溪，从卢桥村到曲阳村、从
九洞村到玉泉村、从望江村到渔父村，在花果
桑田间，聆听大自然的斑斓之音；在山湾农庄
里，感受山居时间的纯静与美好。

芙蓉溪啊，你承载了游仙人太多的梦想
与期待。再现芙蓉花开的盛况已经启程，“芙
蓉花溪”正在脱颖而出，这里“汉唐风韵”，芳
华与共；这里“七彩花海”，田园牧歌；这里

“动感时尚”，活力四射。芙蓉溪“巴西第一胜
境”，将以“芙蓉花溪”的盛妆面世。

芙蓉花溪

□石鉴明（绵阳）

遥望西蜀蓝天，碧空万里竖长剑。
人道此城，日月同辉，星光灿烂。
龙门高峙，涪江奔流，气吞河山。
赞九院英雄，风洞情怀，惊雷炸，电光闪。

军民融合创新，赏而今，史开宏篇。
后羿未老，嫦娥犹美，神舟冲汉。
万代梦想，百年期翼，吾辈登览。
问何方可比？科技绵阳，独上峰巅！

水龙吟·贺第六届科博会

□王培芳（北川）

山川茫茫，江河汤汤；
世代景仰，赫赫禹王。
千年风霜，千里风光，
我的习惯是笑对沧桑。
大地摇晃，大难天降，
我的英姿是挺直脊梁。

仁爱无疆，国恩浩荡；
横空出世，赫赫永昌。
莎朗旋转，歌声飞扬，
林隐鸟兽，水映碉房。
远客闲游，神清气爽；
百姓安居，百业兴旺。

大羌城，最新的城，
你的风采，让地球增光；
大羌城，最美的城，
你的名字，比太阳更亮。

大 羌 城

“医者仁心——我身边的好医生”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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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凡事

学生尊敬怎样的老师？
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想
从我的任课老师说起。

1984 年 9 月就读小学
开始，中学、中师以及后来
的自考（专科、本科），遇到
过很多位老师。随着时间的
流逝，好多的老师在我的脑
海中早已淡去，然而却有这
样几位老师，在我的脑海中
依然那么清晰。

初中物理老师何成明，
其实他只教了我们不到两
个月的物理课。当时，我们班
上物理老师更换频繁，大部
分学生学习物理吃力，有畏
难情绪。何老师的第一堂课
上，大概是说，力学部分即使
学得不理想，影响不大，只要
把电学学好，中考依然取胜。
何老师帮我们树立学好电
学、中考必胜的信心。

一天，大概是讲到人
体是导体的一个知识点，何
老师坐在讲桌上，双脚离
地，一手接触火线，一手接
触零线，顿时教室鸦雀无
声，瞬间又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何老师摸“电老虎”，
一下子让我们震撼。不知为
什么，从那以后，同学们学
习物理兴趣倍增。从初二学
习物理开始，大小测试也有
几十次吧！及格次数屈指可
数的我，物理中考竟然考了
79分（当年满分100分）。我
能顺利考上丰谷师校，物理
成绩功不可没！

我认为，能够切实给予
学生实质帮助的老师能够
赢得学生的尊敬！

阴启明老师，是我当年
就读绵阳中等师范的数学
老师。阴老师腿有残疾，行
走要架着双拐，课堂上，也
只能坐着讲课。当时我们的
珠算要求过关，很多同学都
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阴老师不厌其烦地训练我
们，一个一个地检查，硬是
逼着我们每个人的珠算过
关得满分才罢休。他语重心

长地说：“你们大多数人将
来是小学教师，要对小孩子
有耐心，课堂上，你们要示
范，所以每个动作都要规范，
数学教学，不仅要讲清楚怎
么做，更要讲清楚为什么这
么做，也就是算理……”

阴老师是我十多年求
学生涯中，遇见的第一位也
只有一位从没有对学生发
过火的老师。阴老师的数学
课，虽然是纯正的四川话教
学，但是大家是最规矩的，
听得最认真的！

所以，有亲和力、有耐心
的老师永远赢得学生尊敬。

黄尚军，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也是我汉语言
文学专业（本科）自考生论
文写作的指导教师。

2009年10月的一天，我
第一次跟黄教授通电话，他的
第一句话竟然是：“小伙子，你
不该选我作指导教师，我50
多岁了，是个倔老头，很多人
说我古板、迂腐，做我的学生，
若不认真研究、写作，论文答
辩是过不了关的。”

后来，在黄教授的悉心
指导下，我在川师大的论文
现场答辩以89分的高分顺
利通过。临走时，教授说要
送我一份礼物，原来是他亲
笔手改的万余字的论文稿
复印件。改动之多，密密麻
麻；改动之细，小到标点“锱
铢必较”……我知道，自考
生的论文导师，带一名学生
仅能获得百元左右的报酬。
在一切向“钱”看的负能量
影响下，大学里面很多的知
名教授也很难脱俗——都
不太愿意担任自考生论文
导师的。然而黄教授，对于
一个自考生的论文指导，依
然那样负责，严谨，甚至说还
有一点苛刻，正如黄教授在
一次通话中说：既然做了你
的老师，哪怕就是一天，我也
必须对你负责，必须对得起
你叫我一声老师……我向
黄教授深深地鞠躬！

铭记恩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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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每逢教师节，我都想起小学老师们。
伏秀珍老师教我一年级语文，当班主

任。我们磨刀河人“伏”“胡”不分。当时，学
校里还有一个姓胡的男老师。家长们找hu
老师，都成了找 fu 老师，常常把两人搞混
淆，得说清楚男女。她那时20岁左右，中等
身材，不胖不瘦，齐耳短发，和蔼可亲。二年
级结束时，伏老师调走了。我师范毕业前
夕，去县城附近一所小学实习时，才又见到
伏老师。我们一起共事了几个月。后来，她
又调到城关小学。1981年她因病去世，我专
程从乡下赶到县城参加了追悼会，为她献
上了一朵小百花。

薛淑秀老师教我一年级算术。那时小
学里开设的是算术，中学才叫作数学。薛老
师面容清瘦而秀丽，言语温文尔雅，走路轻
脚轻手，很受学生喜欢。我二年级结束时，
受家庭出身的牵连，她被解职返家。听说她
要离开，我觉得，她一个女老师，离开高村，
要翻越高高的老垭山，会很吃力，我应该去
送她，帮她背一点行李。那天早上，等我赶
到学校时，薛老师已经走很久了。后来知

道，薛老师是平武薛土司家的后人。在那个
乱讲“血统论”的年代，这一条就足以把她
打入另册遭到清洗。听说她后来就在县城
生活，可一直无缘再见到她。

尹国秀老师教我三四年级算术，当班主
任。她是德阳人。是德阳孝泉师范的毕业生，
跋山涉水来支援平武山区的基础教育。尹老
师个子矮小，微胖，扎一对小辫，说话做事风
风火火，显得格外有精神。我常常被她的行
程问题应用题弄得头晕脑胀。后来她丈夫在
另一个区的中学当校长，她也就调去教中
学。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县城偶遇过一
面。再后来，她调回了德阳，就失去了联系。

李平老师教我三四年级语文。她那时刚
参加工作，城里姑娘的打扮，穿一身女式列宁
装，短发，秀颀，漂亮，活泼。她声音清脆，还代
教我们班的唱歌课。再见到李平老师，则是我
参加工作后。1977年我被分配到平武中学，
李老师正在平武中学教英语，我们成了同事，
一同在“文史教研组”办公。上世纪80年代
末，李老师调去了绵阳，退休后长住绵阳。

仇成礼教我五六年级语文，当班主任。

他是梓潼人。我们把那个仇字，读着仇恨的
“仇”，后来在字典上看到，作姓氏，该读着
qiu。后来见到梓潼人，他们说该读着qiao，
即乔。他个子高挑瘦削，说话比较急，也比
较冲，学生和家长都说他凶。他的板书有特
点，喜欢把字往左斜倒，家长们说他是“左
派”。他还兼教我们班的体育课，虽然他篮
球乒乓球都打得不好。他在磨刀河当地安
了家，跟我同一个生产队。退休后他举家搬
回了梓潼，我们就没有再见面。

何为志老师教我五六年级算术。他是
广元人，个子不高，人很瘦，但显得特别精
干，做事很热情，也很有主见。他弹得一手
好风琴，还教全校的唱歌课。遇着节庆活
动，他指导全校师生排演文娱节目，合唱、
舞蹈、样板戏选段。演出时，街上的老百姓
都来观赏。他在磨刀河当地安了家，后来，
调到了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退休后，和家
人在县城生活，据说腿受了伤，很少出门，
我很难见到他。

俗语有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
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们懂得师恩如山。

我的小学老师们

风景行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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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生命

看战争影视剧，时常看到一小队人马
在一场遭遇战中陷入重围，怎么办，是扔下
受伤无法行走的战友立刻快速突围？还是
背负重伤的战友一起缓慢突围？

留下重伤员，意味着牺牲；背负重伤员
一起突围，可能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甚至
全部牺牲。这时的情状，指挥员很纠结，我看
影视剧的心也很纠结。爱，不忍心抛下重伤
的战友；爱，愿更多鲜活的战友顺利突围。

这是战斗的突围，也是爱的突围。如何
抉择？西方伦理学领域里有一个著名的思
想实验“电车难题”：一个疯子把 5 个无辜
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
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
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
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
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你是否应拉杆？任何一种作为或不作
为，都意味着有人死亡……

回到影视剧的突围场景，编剧通常会如
下编排：留下无法行走的重伤员打阻击，战
友们洒泪突围……这是重伤员自愿、坚决不
愿拖累战友的理性选择。牺牲，不可避免！

意外情形也有：关键时刻突然有一支
己方或友方的生力军从外部杀到解围。

就观众的休闲心理而言，带不带上重
伤员的艰难选择，远没有战场指挥员那样
复杂和不忍……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
体会其中滋味。

去年，耄耋之年的父母身染重病，我和
弟妹们一起承受着身心的磨难和煎熬。原先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最近突遭中风瘫
痪在床，需要去年刚动过大手术，年初又再次
在医院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85岁老母
亲，日夜照料服侍瘫在床上“不懂事”的父亲！

把瘫痪在床、言语含混、视力模糊、丧失
嗅觉、失聪失智，经老年护理管理部门鉴定达
到最高护理等级的85岁的老父亲，送入伙食

费低廉、护理信誉不知，家属探望交通不便的
市郊民办老年护理院护理是不明智的。母亲
不舍得，我们做儿女的也不舍得。我们希望父
亲在走向生命归宿的路上能够平坦些……

基于地理空间的距离、住房空间的局
限和经济尺度的限制，做儿女的只能白昼
去父母家帮着老母亲照料父亲。服侍瘫痪
在床的老父亲的苦累，我们能够坚持，身体
极度病弱的老母亲累垮了怎么办？这样的
居家护理，仿佛战场上凭着血性背着重伤
员一起突围，也一样是不明智的。

我们爱父亲！我们也一样爱母亲！
这是爱的煎熬、爱的困惑、爱的突围！

儿女们的心好纠结，爱的个案本身无解！当
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亟盼我们
的社会早日建立、完善好切实有效的广覆
盖的重病老年人的社会扶助、护理机制，让
爱强力驰援！ （作者系著名诗人、
《新民晚报》《上海故事》专栏作家）

爱的突围

□姜维彬（泸州）

几十年了，那儿
还是林场，渐渐荒芜的草
很多时候，叶子饱含着
风的味道，长江边的上溪
龙眼，从心甜到外
上溪，是水码头
上溪龙眼，不会因为
荒草，就不硕果累累了

躲在树后面，上溪
趴着，也很吃力
连蟋蟀都懒得张嘴
小时候的上溪，随便
爬到哪棵树上，都能
把一条江望穿

上溪龙眼

□逐梦雁（三台）

又是一夜暴雨
不见了蚂蚁的顽强
飞蛾的奋勇
自然的力量 周而复始
毁灭 重生

山石的棱角被这场暴雨
冲刷得如此圆润
岁月的洪流?
把那些叫作无知 懵懂 骄傲
自以为是的东西 全部掩埋

鱼尾纹悄然爬上
灵魂却在磨砺中
越来越清晰
抓紧指缝中的缕缕时光
化茧成蝶

余 生


